
第1 章 

岳陽縣是個民風質樸的小縣，前些日子卻有一名姓崔的婦女無端被害，死於非命。

岳陽極少發生命案，這可算是件大事了，但岳陽縣令辦案消極，崔氏家境清貧，身後只

留下一女崔雨澤，崔雨澤多次前往縣衙詢問，始終沒有得到正面回應。 

連日來細雨紛紛，這一天崔雨澤領著送葬的隊伍前往郊區，想到此不禁悲從中來。 

一身白色孝服遮去了她低著的臉孔，只能約略看出她姣好的身形，一雙如白玉般的

手揪著手絹，不斷拭著她滑出眼角的淚水。 

「雨澤啊！別哭了，別讓妳娘走不開。」身旁跟著一起送葬的人紛紛相勸。 

崔雨澤沒有抬頭，悲泣道：「我寧願娘走不開。」 

此時，一輛馬車從後方快速駛來，遠遠的便吆喝著要送葬的隊伍讓開。 

母親死後嚐盡了人情冷暖的崔雨澤，對這種有錢人深惡痛絕，她沒有理會，送葬隊

伍依舊徐行在原本的路線上。 

車夫被逼得不得不慢下車速，滿心焦急地喊道：「喂！我這車上載著的可是堂堂刑

部侍郎，你們膽敢擋路？」 

幾名送葬的人對著車夫喊著，希望他能將馬車駛離郊道，繞過送葬隊伍便可繼續趕

路。 

車夫狐假虎威，不客氣地道：「侍郎大人可顛不得，要你們讓開就讓開，老百姓敢

與官鬥嗎？」 

崔雨澤憤怒不已，母親慘遭殺害，縣令卻指稱公務繁忙，哪裡能只辦她一人的案子，

除非她給官差一些茶水錢，才能讓官差多分心在她娘的案子上。 

她得靠左鄰右舍幫忙才能勉強替母親辦喪禮，哪裡湊得出錢孝敬，而這個刑部侍郎

既然來到了岳陽，不好好監督地方官員有沒有白拿朝廷俸祿，竟還如此耀武揚威。 

本來走在最前頭的崔雨澤往回走，來到了馬車前，這一抬頭，差點把車夫給嚇得摔

下馬車。 

車夫跟著刑部侍郎許久，見多了世面，美女也看過不少，但像她這麼醜的女子倒是

第一次見到。 

崔雨澤瞪大雙眼，酒糟鼻因為哭泣而紅腫，兩頰布滿麻子，張著一張血盆大口怒斥

道：「天大地大不知道死者最大嗎？大官有什麼了不起，倒是把那殺人重犯先抓到再說

啊！」 

送葬隊伍之中的一個婆子聽到崔雨澤竟連大官也敢斥責，連忙上前扯住了她，「雨

澤啊，別胡說，我們讓讓吧。」 

「為什麼要讓？不幫老百姓申冤，只想欺負百姓，算什麼大官？」 

「妳這醜女，竟敢辱罵侍郎大人，不怕我讓人把妳抓起來送官嗎！」 

「縣太爺說他忙得很，連抓殺人犯都沒時間，現在倒有空閒管我這張嘴了？」 



「妳妳妳……」車夫氣得說不出話來，以往只要他抬出主子的名號，哪一個不是唯

唯諾諾，就這醜丫頭這般膽大。 

此時，馬車內有了動靜，裡頭的人緩緩掀開了車簾。 

這一看，倒讓崔雨澤收斂許多。 

此人臉色蒼白，尋常人第一眼看見她，多少都會露出一點鄙視她容貌的神色，但他

神色如常，而且態度十分謙遜。 

刑部侍郎景昊說道：「這位姑娘，在下因為病著睡了去，聽到爭吵聲才醒來，姑娘

不知何故與我的僕人發生爭執？」 

見他溫文有禮，崔雨澤不好再咄咄逼人，語氣和緩許多，「侍郎大人病了？」 

聽到這位姑娘竟喊自己「侍郎大人」，景昊投給車夫一記不悅的眼神。 

車夫縮著脖子垂著頭，低聲回道：「奴才該死，但實在是被擋住了路，急了。」 

景昊也不急著跟車夫計較，看見擋在馬車前的送葬隊伍，大概猜出了一二，「許是

見我病了，僕人趕著送醫，這才與姑娘起了爭執，在下對姑娘十分抱歉。」 

崔雨澤對景昊恭敬許多，但對車夫仍是不甚客氣地怒斥道：「早說病了我就讓路了，

何必這樣大聲吆喝、耀武揚威的？」 

「不，不用讓，我們繞道就是，死者為大。」景昊說道。 

「景大人，可是……」哪有堂堂侍郎大人給一個老百姓繞道的？ 

「嗯？還敢多言？」 

「奴才不敢。」 

景昊頓感一陣天旋地轉，這場病來得太快，他措手不及，著實怪不得車夫焦急。「好

了，繞路吧……」他話才說完，便體力不支暈了過去。 

見狀，崔雨澤不由得一驚，心想著總不會真是讓她給耽誤了送醫吧？她連忙回頭對

送葬隊伍中的一人喊道：「王伯，勞煩你替侍郎大人的車夫指路，帶他們去劉大夫的醫

館吧。」王伯跟她都是在醫館裡做事。 

「好的，妳先辦好妳娘的事要緊。」王伯快步走來，俐落的跳上馬車。 

雖然景昊昏過去了，但車夫可不敢不聽話，駕著馬車駛下郊道，繞過送葬隊伍往城

裡趕去。 

 

 

下了整整一夜的雨，終於在天明時稍歇，天色將明未明，灰濛濛的，屋子裡也因為

燈燭燃盡而晦暗不明。 

如今夏日未到，春寒料峭，黎明時分的寒意讓坐在床邊凳子上打盹的崔雨澤不由自

主地打了個哆嗦，她攏了攏身上的衣裳，靠著床柱繼續睡。 

她沒發現，床上的人漸漸轉醒。 

景昊是被一陣酸酸甜甜的柑橘香氣喚醒的，他轉頭望去，看到床邊地上放著一個火

爐，上頭正薰著橘子皮，大概是為受了風寒的他點上，助他好眠的。 

他再將目光往一旁移動，就見一名女子邊打盹邊攏著衣裳，她是那名喪家的女兒

吧，怎麼會是她來照顧他？ 



見她似是覺得冷，景昊坐起身子，順手拿起了床邊自己的披風為她蓋上，本不想吵

醒她，不料她十分淺眠，一感覺到動靜便緩緩轉醒。 

在床邊坐著睡了一夜，筋骨痠痛，她伸了一個大大的懶腰，弓著背，伸直雙臂，做

了個拉筋的動作，接著用手背撥了撥垂落在頰邊的髮絲，忽然在手背上看見了什麼，連

忙抹向衣裳。 

她一連串的動作逗笑了景昊，這姑娘剛睡醒的樣子就跟隻貓兒一樣。 

崔雨澤見他在笑她，連忙把沾到妝粉的手給藏到身後，尷尬地道：「侍郎大人醒了？

身子可舒服多了？」 

「這裡是哪裡？」 

「醫館，昨日侍郎大人昏過去了，我便讓你的車夫送你到這裡。」 

「姑娘是大夫？」 

「我只是醫館的灑掃奴，不過偶爾會幫大夫照顧病人。」 

「怎好勞煩姑娘照顧。」她昨日還在辦喪事，雖然已褪去喪服，但仍身著白衣，景

昊實在覺得過意不去。 

她不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千金大小姐，是做慣了粗活的窮苦人家孩子，照顧一名病

人不算什麼，但她知道其實他想說的應該是其他事，便道：「我擔心真的是我娘的送葬

隊伍耽誤了侍郎大人就醫，所以一把我娘的喪事處理完就立刻趕來，大夫說你只要能安

然度過昨夜，不再發燒，身體便無礙了。」 

「我雖然還覺得氣虛，但身子已不若昨日發軟盜汗，想必已無大礙。」 

「是的，四更天時大夫來看過，說大人無礙了。」 

「多虧了姑娘的照顧，不知姑娘如何稱呼？」 

「我叫崔雨澤。」 

「崔姑娘，等我病癒，定會好好答謝姑娘。」 

「若大人真想謝我，我還真有一事想求大人，不過……等大人病癒再說吧。」 

崔雨澤扶著景昊躺下，接著為火爐加上一塊炭，再取來橘皮放至火爐上，一回頭就

見他又睡著了。 

說實在的，大夫允了她喪假，她無須立刻回到醫館幫忙照顧病人，但她想著他語氣

謙遜，再加上他身為刑部侍郎，或許真能幫忙查清殺害母親的兇手，她不免多了一些私

心。 

看在她這麼盡心照顧他的分上，他會幫她這個忙吧？ 

她一無家世二無背景，不牢牢巴著這根浮木，母親的命案就只能像沉入汪洋大海一

般，沒人可以幫她了。 

她空有一個「趙」姓，卻無法在緊要關頭幫上忙。 

十歲那年因為家鄉遭災，她以難民的身分來到了岳陽，從此稱自己姓崔，母親拗不

過她只好依了她。至今八年過去，她真沒白白怨懟「趙」這個姓，沒白白怨恨那個明明

知道她們母女搬來了岳陽，卻仍舊不聞不問的「親爹」。 

 

 



衛國國都，金塘。 

當今皇后周氏領著隨侍宮女轉進欽和門，走過殿前月臺，拾階而上經過穿花龍紋的

漢白玉石欄杆，一座坐落在皇宮中軸線上的重檐宮殿便在眼前。 

欽和殿是皇帝趙博煊平日批閱奏章、接見朝臣的地方，除了閒暇休憩之時，他幾乎

都待在此處。 

周皇后來到殿門前，經由通報後進入欽和殿，就見愁眉深鎖的皇帝及垂首不語的丞

相宋道成。她不解，皇上既然召見了宋丞相，必定是要商討國事，又怎會召她前來？ 

皇帝一見她到來，便把一份文書遞了出去。 

周皇后接過，發現是元紇送來的國書，待皇上說了句「妳打開看看」，她才敢翻開，

這一看不禁花容失色，「元紇竟敢要公主前往和親！」 

「元紇這是在逼朕送回景昊。」 

皇帝倍感無奈，元紇的用意明顯，他怎會看不清，但就因為他的私心，這才讓他陷

入了左右為難的情況。 

中土衛國與北方元紇國，數百年來為了疆域爭戰不斷，直到近百年前，雙方君主訂

下了和平條約，天下才暫歸太平。 

條約中明訂，衛國新帝登基時可要求元紇國送來未成年的王子做為質子，而元紇國

新立儲君時則可以要求衛國送公主來和親。 

當年趙博煊登基時，元紇所送來的質子便是景昊。 

以往送來的元紇皇子儘管身為質子，可衛國一向好生照顧，從不苛待。而這次的質

子景昊相當特別，並非只想享受衣食無缺的日子，他能力非凡，所以當他表示想參加科

舉時，皇帝默許了，而他果真憑著自己的實力，多年來慢慢升遷，直到成為如今的刑部

侍郎。 

皇帝看重景昊的才情，並不想他回國，甚至一直想把養在宮中唯一的公主—嘉德公

主趙香雲嫁給他，明面上雖沒告知眾人，但私下常常有意無意的暗示他。 

可如今景昊的才情不是只有他這衛國皇帝知道，就連元紇國也發現了，當初為何會

挑選景昊送來，他並不知曉，但他很清楚如今元紇王想要回景昊的決心。 

元紇王先前便曾送來國書要把景昊召回國，以八王子做為交換，他命人調查了元紇

國八王子，知道他母妃地位不高，相比於自己手上的景昊，根本是個隨時可犧牲的棄子。 

他三番兩次的敷衍，就是看準了元紇國苖王后善妒，絕不可能輕易讓景昊回國，但

如今元紇王為了召回景昊，甚至立苖王后所出的大王子景曂為王太子來安撫苖王后，換

得了苖王后不再阻撓。 

沒了阻礙，元紇王終於強硬了起來，依當年簽定的和平條約，元紇國王儲確認後，

可向衛國要求公主和親，而前回和親，衛國是由宗室挑出女子加封，此回元紇王要求非

得是皇帝親生的公主不可。 

皇帝自然知道元紇王打著什麼主意，元紇王定是知道衛國只有一名公主，而且深受

他疼愛，想藉此刁難他，讓他答應送回景昊，換取以宗室女和親的條件。 

「元紇要他們的質子，皇上讓人送回去便是，臣妾不明白皇上有何為難之處？」 

「朕愛惜景昊的才情，更屬意他為駙馬，怎能讓元紇將景昊要了回去？」 



「難道皇上真要把我們的女兒給送去元紇那個蠻荒之地嗎？」 

宋丞相思量國事自然比皇帝少了私心，早在幾年前，若元紇如此積極要回景昊，他

還認為不足為懼，但如今他也不敢小覷景昊，因為他擔心著景昊的野心。 

景昊成了刑部侍郎，讓皇上更相信景昊對衛國的忠誠，他卻覺得那是景昊在顯現自

己的才能，要讓元紇國將自己要回去。 

若景昊沒有野心，為何積極作為只為回元紇國，當那有名無權的王子？定是想要取

代他王兄，自己當元紇國王儲，來日他若真成了元紇王，那他便是一名最為熟悉我朝的

敵人。 

「皇后娘娘，元紇並不是蠻荒之地。先前皇后娘娘認為質子的身分配不上公主，而

如今元紇國即將被立為王太子的景曂尚未婚娶，公主到了元紇後她便是王太子妃，來日

便是元紇國王后，地位自然是比許配給景大人更甚。」 

周皇后終於知曉為何皇上會一臉為難，居然連宋丞相都進言要讓公主和親，可她絕

不能眼睜睜看著女兒被送去元紇，那樣將一生都無法再回歸故土，地位再高又如何？ 

「皇上，臣妾明白您並不是為了景昊甘願犧牲公主，而是在思索著兩全之策吧？」 

「那是自然。」皇帝十分疼愛嘉德公主，當然也捨不得讓公主去和親。 

「如此臣妾便放心了，請皇上改以金帛玉石來換取元紇讓步吧。」 

元紇國王雖然確實立了景曂為王太子，可非得把景昊召回元紇的舉動更讓宋丞相心

存懷疑。他知道皇上會感到為難，只是希望能為公主留下良婿、為衛國留下良臣，並沒

有想細想景昊回國會造成的危機，便再次勸道：「皇上，元紇為此事做出越大的犧牲、

態度越強硬，皇上越不可讓景大人回國，怕是元紇國王心中另有打算。」 

周皇后一聽也急了，擠出眼淚跪倒在皇帝的腳邊，「皇上，若萬不得已，皇上會送

回景昊吧？不會把公主送去元紇吧？」 

周皇后一哭，皇帝更是心煩，他起身把她扶起，她就這麼投入了皇帝的懷中，哭訴

著要他千萬不能把女兒送去元紇。 

「皇后、丞相，你們的意思朕都明白，朕何嘗不為難？要是朕有另一名公主，此事

就好辦了。」 

宋丞相垂首，的確，若有另一名不得寵的公主，此事便可迎刃而解，但皇室只有一

名公主，舉世皆知。 

周皇后想到了什麼，忽然開口，「皇上，臣妾有法子了。」 

皇上見周皇后重展笑顏，馬上追問：「什麼法子？」 

「就如同皇上說的，再有另一名公主就好了啊！」周皇后意有所指。 

宋丞相自然不能認同，「皇后娘娘，元紇說了此回不能是宗室女加封的公主—」 

「不！朕的確還有一名公主。」 

「皇上，皇宮之中何來另一名公主啊？」 

「她的的確確是朕所出，元紇國這下失算了。」 

皇上撫鬚而笑，周皇后更是因為女兒無須被送去元紇而歡欣不已，唯有宋丞相不明

所以，皇上何時有了一個公主，還保密得無人知曉？ 

 



 

從來送行者與被送行者都是離情依依，唯有崔雨澤是一臉怨懟，彷彿想用銳利的目

光殺人一般。她的眼神嚇壞了車夫，卻嚇不著景昊。 

景昊神情淡然，再一次拒絕了她，「勞崔姑娘相送，深感榮幸。」 

「景大人明明知道我前來所為何事，為何一再拒絕我？」 

「我說了，中央官員非承皇命，不得干擾地方官員辦案。」 

「即便明知地方官員貪贓枉法，你也得等到那個高座金鑾殿的皇上發現，才願意有

所作為？」 

「崔姑娘，這是國家律法，若人人便宜行事，久了就會成為陋規。」 

崔雨澤終於冷了心，她過去七日在病榻旁盡心盡力的照顧他，算是白費了，早知如

此，她利用那些時間去為母親探查兇手還值得些。 

「罷了，我早該知道官官相護，你既不願，我便不再相逼，終究是我錯看了你。」 

車夫一聽，覺得她得寸進尺，忍不住斥責，「我說妳這刁民，大人都說得這麼清楚

了，妳怎麼就是聽不懂！」 

景昊揚起手制止了車夫，不以為忤，他能夠明白她的心情，但他也有自己的為難之

處。「崔姑娘，就此告別了，或許……後會有期？」 

「無期了，就算你再來岳陽也別來見我，我就當自己從未見過你。」崔雨澤丟下話，

轉身便走，再也不願意浪費一丁點時間在景昊的身上。 

看著她決絕的背影，景昊不免有些失望，「唉……真是無情呢。」 

「大人難不成還希望崔姑娘對你有情嗎？」 

「你啊，看人太表相，容易錯過一個人的好。」景昊一回頭就看見車夫一臉的不以

為然，睨了車夫一眼，逕自上了馬車，見車夫搓著手臂打著寒顫，忍不住笑話道：「怎

麼還不走，是真的希望崔姑娘多看你一眼嗎？」 

「大人，這玩笑不好笑啊。」車夫像被人追殺一般迅速的跳上車，立刻甩動韁繩駕

車離去，彷彿再不快些，崔雨澤便真會追上來一般。 

「這岳陽縣令的確荒唐，是該好好懲治他不可。」 

「可大人不是說了，這不是大人分內之事？」 

彈劾官員屬御史臺的職責，景昊斷然不能逾越，但並不代表他回京之後不能把他在

岳陽的所見所聞上書皇上。 

「宋丞相整天盯著我等我出錯，我當然不能順了他的心，在這直接干涉只會惹來麻

煩，但若回京請了旨，要懲治岳陽縣令不是難事，還能查查這件案子，宋丞相也挑不出

錯處。」 

「大人，刑部管的是重大刑案，不過死了一個百姓……」 

「崔氏不同，她是崔姑娘的母親，所以我得管。」 

車夫被這話嚇得不輕，他偷偷回頭看了景昊幾眼，直覺他的「品味」真的不怎麼樣。 

「嗯？你想著什麼事？」景昊沒錯過車夫的視線，喝斥道。 

「大人，不是奴才胡思亂想，可大人你的話……」 

「怎麼，就算我對她有意，你也不該露出這麼下流的眼神。」 



「大人，你怎麼就看上那麼個、那麼個不起眼的姑娘啊？」車夫知道明白把自己的

想法說出來又換得主子的斥責，只得硬是尋了個中庸一點的詞。 

「就你一個人大驚小怪，你不見醫館大夫，甚至是她身旁的所有人都喜歡她，心境

的美麗，是外表美麗的姑娘比不上的。」 

「大人又知道她心境美了？」 

「因為你總是視而不見，你沒看見她雖然討厭你，卻總會默默的為你的多加一些

飯，就是知道你吃得多、照顧馬兒辛苦；你也沒看見她視病人如親人，對每個來求醫的

人都細心呵護的模樣。」也沒見到她有時不經意露出的靈動表情，像個頑皮的孩子，有

時又像個溫婉的閨秀，總能跟上他的話題，陪他度過養病的無聊日子。 

見主子思緒飄遠，車夫連忙開口，喚回了主子的注意，「大人，那是她對大人有所

求啊。」 

「若說她照顧我是為了母親的案子，但對那些病患呢？她能如此討喜，必是她的個

性好，勝過了她的容貌。」 

「大人就因為這樣看上她了？」 

景昊不禁勾起唇，笑車夫的大驚小怪，他要看上一名女子豈是如此容易的事？皇上

明著暗著都對他表達了想把公主許配給他的意思，嘉德公主生得國色天香他都動不了

心，又怎會被一個崔雨澤給收了心？ 

只是他不動心倒不是因為崔雨澤的容貌比不上嘉德公主，而是他一心一意只想著元

紇，再也容不下其他。 

「我沒喜歡崔姑娘。」 

車夫這回看見的是主子肅著表情回答的樣子，這才鬆了口氣，雖然主子的喜好不干

他的事，但若真對生得那模樣的女子動了心，那也太可惜了。 

「不過若是有朝一日我被逼得必須成親，我倒希望我娶的是崔姑娘。」 

景昊這話倒不是玩笑，他對那個年僅十六歲的刁蠻公主沒有太大的興趣，再者，娶

了公主他哪裡還有回國的機會？他雖然一直沒有給皇上正面的答覆，但他也知曉拖不了

太久。 

「大人，你又說玩笑話了。」 

「我不是玩笑。說來這回崔姑娘可幫了我不少，其中還包含處理你捅下的婁子。我

答應過皇上不會聲張，皇上才准了我的假，讓我到岳陽參與寺廟慶典，你竟然當著那麼

多人的面洩露我的身分！」 

車夫無可反駁，搔了搔頭道：「大人饒命，奴才這不是慌了嗎。」 

「所幸有崔姑娘幫忙，讓那些百姓還有醫館的大夫對我的身分保密，還有，就算她

有所目的，這七日她無微不至的照顧我，連大夫也說了，若不是她，我怕是十天半個月

還下不了床，就這一點，我就非得幫她查清她母親的案件不可。」 

「說來都是為了要防宋丞相，又答應了皇上此行不可聲張，這才沒有立時回應崔姑

娘的請求。大人，方才崔姑娘那眼神都恨不得要把你給吞了！其實崔姑娘老是頂著那麼

濃的妝，居然連母喪也上妝，或許把妝去了，臉上的麻子沒了，看她那雙細皮嫩肉的手

還有那多一分嫌胖、少一分嫌瘦的身材，搞不好也是個美人胚子。」 



景昊又睨了車夫一眼，「說你下流你還不承認。」 

「是大人說看人別看表相，奴才正在努力不是？就這麼離開岳陽，奴才看大人才是

最失望的人，不過總也要讓宋丞相無話可說才行。說來宋丞相到底為了什麼總要這麼針

對大人？真是莫名其妙。」 

「你啊！好好駕車，管丞相想什麼？」景昊佯怒斥了車夫一聲，便不再說話了。 

車夫知道那是他轉移話題的方式，沒敢再多嘴。 

景昊對於不能回應崔雨澤的要求的確失望，但宋丞相多疑，總是防著他可能回國、

可能念著元紇國的王位、可能對衛國不利，他不能為了幫她而落下話柄。 

若問他被送到元紇國做質子有沒有怨，那肯定是有的，若要接著問他會不會因為這

個怨而遷怒衛國，他卻不是那麼肯定了。 

元紇國男子與衛國男子最大的差別，就是元紇國男子個個剽悍、身材高大，身上總

帶著暴戾之氣，然而生得俊眉朗目的元紇國二王子景昊卻與元紇男子的形象十分不相

符，因他身體裡也流著衛國人的血。 

他的母親趙蘭兒是元紇國王的王妃，是苖王后之下最得寵的妃子，她在衛國的身分

也不一般，雖非出自皇上血脈，但是是當年他的父王成為王儲時，以皇室宗親加封，依

和平契約所送來的和親公主。 

他與母親都是和平契約之下的犧牲者。 

母親是因為她的父母皆不在人世了，當年才會無力抵抗，被迫成為和親公主，她甚

至自責就是因為這樣才保不住他，任由善妒的苖王后將他送來衛國當質子。 

當年他要被送到衛國時，是母親親自送他到邊境，交給衛國皇帝派來接他的軍隊，

要讓衛國人知道，他不是沒人要的王子，與當年的她不同。 

景昊在元紇時有著雄心壯志，想著有朝一日即便不成為元紇王，也要輔佐王上讓元

紇成為獨霸一方的霸主，結束這互相牽制的局勢，不用再讓一個可憐的女人來到元紇消

磨一生，也不用讓一名元紇王子前來衛國，從此遠離元紇權力核心。 

但他卻從沒想過，明明自己如此受父王疼愛，最終還是讓苖王后暗中鼓動朝臣，上

書將他送來了衛國。 

他不願只當一個質子庸碌一生，絕不能讓元紇認為失去他這個王子也無所謂，因此

他一來到衛國便謀劃起自己的未來，他必須先讓衛國皇帝重視他，甚至想一輩子將他留

在衛國，唯有這樣，父王才有理由反制那些支持苖王后的朝臣，認為將他送來衛國是一

個錯誤。 

看來，他是做得很好，這才引得宋丞相猜疑。 

但宋丞相多想了，他的確是想終結這兩方牽制之勢，甚至壯大元紇讓四方臣服，可

他絕對不會主動侵略任何一個國家，在衛國不妄加挑釁元紇的前提下，他自然不會想滅

了衛國。 

 

 

疾行的馬車，載著的是心情沉重的崔雨澤，她不知道此回進京她將面對什麼，但這

是她為母親找出兇手的唯一方法了。 



那日景昊前腳才剛走，皇帝派來的親信侍衛于良就到了岳陽，崔雨澤一回到家就看

見這位不速之客。 

「你來做什麼？」 

于良不解地看著眼前的陌生女子，一般姑娘家見到家中突然有陌生人，應該會先問

他是誰吧，怎麼會是先問他的來意？ 

「請問姑娘，原先住在這裡的一對母女呢？」 

崔雨澤白了于良一眼，這個睜眼瞎子，「住在這裡的一直都是我。」 

「我要找的是趙雨澤姑娘。」 

「八年前就跟你說了，我改姓崔。」 

于良過了好一會兒才意會過來，他不敢置信的睜大雙眼，當初十歲的趙雨澤是個容

貌秀麗的女娃，怎麼女大十八變，竟成了無鹽女？ 

「公主，姓氏豈可說改就改。」 

崔雨澤自顧自的在桌邊坐下，聽見于良對她的稱呼，不由得冷笑一聲。八年前是她

第一次見到他，他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一路找到岳陽來，斥責母親要搬遷怎可不先稟報

皇上，還壓根沒把她當公主看待。 

皇上乃一國之尊，她們的家鄉遭了災，皇上豈會不知，不想著怎麼安頓她們母女便

罷，讓一名小小侍衛前來尋找她們，只為斥責她們離開家鄉卻沒稟報？ 

「你見過住在這種破屋子裡的公主嗎？趙這個姓我承受不起，公主兩字更是。」 

「請問公主，崔姑可在？屬下有事向兩位稟報。」 

聞言，崔雨澤的表情染上濃濃的哀傷，但隨即被她隱去，「找我娘做什麼？我們母

女已經跟京城裡的任何人都沒有關係了。」 

「皇上想恢復公主的身分，要請兩位進京。」 

「皇上為何會認為我想當這個公主？」 

「皇上說了，只要公主願意恢復身分，皇上可以答應公主任何條件，前提是公主得

先進京。」 

崔雨澤就是被「任何條件」所吸引才答應下來，而于良聽說她母親已逝，沒有多說

什麼，只要她做好準備。她知道此去京城可能再也回不了岳陽了，所以讓于良多等了她

一天，她一一去向街坊鄰居告別後才隨著于良離開。 

她當然沒告訴任何人她此去是去當公主的，街坊鄰居都以為她因為母喪而想離開這

個傷心之地。 

馬車進了京，崔雨澤沒被繁華的街景吸引視線，因為她始終關著馬車車窗，不曾朝

外望過一眼。她對京城沒有任何留戀，現在的她，一心一意只想為母親找出殺人兇手。 

于良是皇帝的親信侍衛，若非一定等級以上的官員不曾見過他，但凡他出來，辦的

事都頗為重要，所以當于良護送著一輛馬車經過景昊身邊時，景昊感到十分意外。那馬

車車輪上的標記，顯示這是一輛僱傭馬車，但能讓于良護送的只會是皇室成員，哪個皇

室成員離開皇宮是搭乘這樣的僱傭馬車？ 

但景昊還有要事，這事只能暫且放在心上，並沒有去深究。 

他轉進了一間京城裡頗負盛名的酒樓，掌櫃一看見他，連忙鞠躬哈腰的上前。 



「景大人，你要的包廂已經準備好了，你一來就可以上菜了。」 

「帶路吧。」 

景昊被領進二樓一間包廂，在上樓時與坐在樓梯旁的一名獨坐的客人短暫的眼神交

會，等景昊上樓後，那名客人就喊了聲小二，在桌上放下一些碎銀後便離開了。 

景昊進了包廂，掌櫃招了人把一桌酒菜全上了，這才領著小二離開。 

不一會兒，有人敲了敲包廂的門，用的是指定的暗號。 

「進來吧。」說完，景昊逕自倒酒飲起酒來。 

推門進來的就是方才那位客人，他進了包廂後將門關上，舉起右手放在左心口，躬

身行禮，那是屬於元紇的行禮方式。 

「二王子。」 

「坐吧。」 

霍風再行一禮，這才在景昊的對面坐下，一坐下，方才的恭敬就已不見，兩人的互

動像是一對尋常友人一般。 

「二王子，我們不能再像這樣見面了，偷偷摸摸的，跟偷情似的。」總是他坐在大

堂裡等待，等到二王子一個眼神他便離開酒樓，到後巷以輕功潛入，再來包廂見他。既

然他們相見要掩人耳目，就不能挑個四下無人的荒郊野外嗎？ 

景昊正好舉起酒杯湊到嘴邊，他睨了霍風一眼，這個霍風有著標準元紇男子的一身

銅筋鐵骨，以往駕馬奔馳在草原上衝鋒陷陣，可是令元紇各族聞風喪膽，想不到來到衛

國幾年，倒學會了衛國男子的油腔滑調。 

「是啊，想想你二十五不到便叱吒草原，卻為了我寧可從此消聲匿跡，來到衛國一

待就是十三年，我是該給你一個名分，你想當我的王子妃嗎？」 

正在喝酒的霍風被這話一驚，嗆了一口，連忙放下酒杯猛咳起來。 

景昊見他狼狽的模樣，這才笑了出來。 

霍風這個粗莽漢子咳得紅了臉，也跟著笑了，「好吧，能讓二王子舒心，屬下甘心

被二王子調戲。」 

「霍風，你知道我被宋道成盯著，這樣的地方反而安全，只要你……翻上二樓時不

要失足掉下去，沒人會發現我在這裡見你。」 

「二王子，你連自己府裡人都不能相信，這樣的日子真是憋屈。」 

「自古以來，有哪個質子日子能過得舒心的？」 

景昊伸出手，霍風立刻意會，送上了趙王妃的親筆信，景昊好好收妥，這才把自己

寫給母妃的信託給了霍風。 

這些年來都是霍風往來兩國之間為景昊收集情報，反為景昊與趙王妃傳達信息。他

自幼無父無母，被當時不到十歲的景昊選在身邊成了親衛軍，而後因為驍勇善戰，被元

紇王提拔為將。沒有景昊，他便沒有出頭的機會，所以他一直將景昊視為恩人。 

景昊一被送來衛國，他便消失了蹤影，元紇國的人都猜測他跟著景昊來到衛國，但

一直都打探不到他的消息。 

霍風就這麼以毛皮商人的身分往來兩國，這是連在元紇國裡都只有元紇王及趙王妃

兩人知道的祕密。 



「二王子去岳陽這麼多天未歸，真是急壞屬下了，早知道屬下就該不管二王子說什

麼都跟著去。」 

「大病了一場，現在沒事了。我去岳陽是去看慶典的，連身分都不能公開，帶著你

這個一看就知道是元紇人的跟班，不正好讓宋道成懷疑你？」 

「二王子一向不是愛熱鬧的人，怎麼會去看什麼寺廟慶典？」 

「你可知道衛國各地每年舉辦的慶典，可以為衛國的經濟帶來多大的幫助？像岳陽

這樣的小地方，一年辦一次慶典，不知可以為岳陽帶來多大的錢潮與稅收，這是我們元

紇可以學習的地方。」 

「我們元紇又沒有寺廟。」 

「但我們信奉邏祿教，邏祿教的祭典對元紇周遭其他國家來說既新奇又神祕，辦起

慶典來，絕不比衛國的遜色。」 

霍風知道景昊一直想著可以回國，才會在衛國吸取元紇可以效法的經驗，本來他也

的確有機會可以回國，沒想卻遇到了頑強的皇上及多疑的宋丞相。 

「王上終於下定決心要把二王子召回，為此還立儲安撫苖王后，並依例向衛國要求

公主和親，這一回要的是衛國皇帝親生的公主。」 

「喔？父王是知道衛國皇帝十分疼愛嘉德公主，定不會放手，所以要逼衛國皇帝談

判？」 

「是的。」 

「我知道衛國皇帝一直想留我在衛國並娶嘉德公主為妻，這下他兩難了。」 

「不，說實在的，屬下打聽到這個消息也很意外，衛國皇帝已經同意讓公主和親了。」 

景昊放下酒杯的手緊握成拳，衛國皇帝那麼疼愛嘉德公主，怎可能輕易放手，只為

了留他在衛國？他自認有才情，但絕不會重要到讓衛國皇帝寧可留他也不要公主的地

步。 

莫非是宋道成說了什麼讓衛國皇帝猜疑？覺得放他回國會成後患？不，不可能！衛

國皇帝太過昏庸，這些年來更是被他安撫得妥妥貼貼，不可能相信宋道成的猜忌才是。 

「公主和親是大事，就算衛國皇帝還沒昭告天下，可我怎麼沒聽到風聲？」 

「這屬下還在查，于良前些日子祕密出京了，屬下懷疑那跟此事有關。」 

「我剛剛進酒樓前才與他擦身而過，他護送一輛僱傭馬車回京了。」 

「這事太古怪，要不要屬下去查清楚？」 

「不行。」景昊斷然阻止霍風，這事太接近核心了，要是讓衛國皇帝知道他在調查，

別說宋道成，怕是連衛國皇帝也會失去對他的信任，那他要回國定會受阻。 

「二王子……」 

「此計不成再想一計便是，我不會放棄回元紇，而且能見到王兄娶了那個刁蠻公

主，也是場好戲。」 

霍風看著景昊那戲謔的笑意，不禁好奇這位嘉德公主到底有多刁蠻？不過能讓大王

子吃點苦頭，他倒也樂見。 



第2 章 

在現任皇帝趙博煊還是太子的時候，與自己宮中的宮女有了私情，且對方懷了身

孕，當時的皇后擔心皇上知道後會認為太子失德，便將那名宮女送出宮去，那名宮女便

是崔雨澤的母親崔氏。 

時日一久，皇帝忘了這回事，說來宮女身分粗鄙，因此他從沒想過要認崔雨澤這個

公主，要不是這回在在萬般為難之際周皇后提醒了，他也不會想起這個被他遺棄在民間

的女兒。 

於是他立刻派了親信于良尋回女兒，于良在送回崔雨澤之前已先行送了消息回來，

說宮女崔氏已被害身亡，如今只餘公主一人，這更讓他鬆了口氣，如此沒了牽掛，去了

元紇又是堂堂的王子妃，這女兒與其在岳陽吃苦過日子，肯定會選擇這條和親之路。 

崔雨澤換上了一身華服前去晉見皇帝，或許是天生的尊貴血緣，她的態度從容不

迫，一點也不像是個初次進宮的老百姓。 

但她的容貌…… 

皇帝看了大皺眉頭，他雖然從未親眼見過，但八年前于良回報她們母女去了岳陽

時，他記得于良曾說公主是一名容貌秀麗的女娃，怎麼長大後成了這副模樣？ 

「妳就是雨澤？」 

「民女崔雨澤。」 

「妳竟敢改姓，我趙氏子嗣怎能從母姓！」 

崔雨澤根本懶得與這位九五之尊爭辯，若非他是皇上，就憑他遺棄她及母親，她連

與他說話都不願。 

但為了替母親申冤，她可不能掉了腦袋，只得虛與委蛇，「這天下都是皇上的，若

皇上想，民女改姓便是。」於是她又重新向皇上行了禮，「民女趙雨澤，參見皇上。」 

皇帝氣得吹鬍子瞪眼，只差沒喝令把她拖下去掌嘴，但想到昨日嘉德公主一聽到元

紇國要求和親，聽說元紇國的男子生得剽悍魁梧，而且個性粗莽暴虐，當下就尋死覓活

的，為了女兒的性命，也為了留下景昊，他需要趙雨澤。 

一旁的宋丞相一見到趙雨澤便深深皺起眉頭，將容貌生得這般醜陋的公主送去和

親，會不會反被元紇追究？ 

「朕要妳回來是來當公主的，妳怎麼這麼不甘不願？」 

趙雨澤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身分，但從不奢望當什麼公主，「十八年來，民女看皇上

也不缺一名公主，如今突然召民女入宮，怕是遇到了什麼事，皇上需要一名公主，這才

想到了民女吧。」 

宋丞相這回倒是意外了，望向趙雨澤的眼神多了幾分讚賞。 

皇帝被說得無語，有些尷尬地清了清嗓子，「怎、怎麼不是好事？是元紇國要求一

名朕親生的公主和親，妳可知這是多大的榮寵？到了元紇國，妳會成為儲君的王子妃，

來日妳便是元紇國的王后了。」 



原來如此……趙雨澤淒苦一笑，若真是這麼大的榮寵，嘉德公主怎會不要？元紇男

子是什麼樣的，養在深宮的嘉德公主都知道，她這個民間的公主又怎會不知？ 

雖然她從沒奢望皇上接她回來，會是不捨她再繼續過苦日子，想與她共享天倫之

樂，但她也沒想過竟是為了代替妹妹去和親這麼不堪的原因。 

她是個替代品，若不是有了這個價值，就算被丟在荒郊野外發爛生瘡也沒人會管她。 

「王后這個身分民女愧不敢當，還是留給嘉德公主吧。」 

「妳—難道妳想抗旨？！」皇帝猛地從龍椅上站了起來，氣惱地質問。 

見狀，趙雨澤反而壯起了膽子，皇上會惱羞成怒，想必是沒有更好的方法，急了，

那麼她要讓自己的價值不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替代品。 

「民女是不敢搶了嘉德公主的風采，這樣的好事也只有她那樣的天之驕女才有資格

接受。」 

「趙雨澤，妳不怕朕摘了妳的腦袋？！」 

「民女不怕，民女在人世間了無牽掛。」 

「妳明知道嘉德公主不肯，拿喬了是吧？」 

終於說出真話了，趙雨澤就是想看皇帝束手無策的模樣。「明明就是一件壞事，還

要說得像給了我多大的恩惠，我才覺得皇上虛偽呢。」 

「趙雨澤，妳當真放肆！」 

「放肆又如何？皇上不是想砍我的頭嗎，我怎能不趁機多說一些話。還是皇上想要

我到了陰間再向閻羅王告狀？」 

「朕是天子。」 

「天子又如何？我死都不怕，還怕天子？」 

「妳……」皇帝氣得按住心口，差點一口氣提不上來，跌坐在龍椅上。 

「皇上，讓微臣來與公主說說吧。」 

皇帝氣得無法說話，揮了揮手由宋丞相去，宋丞相這才轉了個身，走到趙雨澤面前。 

一看對方那雙精明的眼，趙雨澤便知道這人不好糊弄。 

「公主，沒人不想要腦袋的，事實上，這事對金枝玉葉的嘉德公主來說的確不是好

事，但對公主可就不同了，公主今年十八卻還待字閨中，不就是因為……覓不到好夫

婿？」 

「怎麼，這位大人是覺得我長得太醜，才會十八了還嫁不出去？」 

「倒也不是，但公主的確還未有婚配，不是嗎？」 

「就算嫁不出去，也不一定得挑個外族人來嫁吧。」 

「世人對元紇男子多有偏見—」 

「我對元紇男子沒有偏見，我只是不想白白如了皇上的願。」 

宋丞相從她的話中聽出了轉機，露出了明白的笑容，「公主若在前往元紇和親之前

有什麼心願，不妨說出來，微臣想……皇上應該會斟酌再三，定不會讓公主失望。」 

聽到這裡，皇帝也燃起了希望，她是要錢還是要身分？這些都好辦。「趙雨澤，妳

若肯去和親，朕立刻封妳為嘉懿公主，比照嫡出的公主贈妳豐厚的嫁妝，讓妳到元紇也

風風光光。」 



聽到皇帝願意談條件，趙雨澤也算初步如了願，語氣恢復原本的恭順，「這些本就

是皇上要準備的，不是嗎？兩國聯姻，場面小了失的是皇上的面子，不是我的面子，我

自幼粗鄙，能有一牛車的嫁妝就覺得很風光了。」 

「那妳到底想要什麼，不要多說廢話了，提出妳的條件吧！」 

「我的母親死於非命，我要查出兇手是何人。」 

「這簡單，妳嫁去元紇之後，朕立刻讓人徹查，要朕把這殺人兇手送到元紇讓妳處

置也可以。」 

「皇上當我是傻妞嗎？若是皇上到時說話不算話，那我找誰討公道去？我要找到了

兇手才肯嫁。」 

「妳不信朕，朕還不信妳呢，要是找到了兇手妳卻不嫁呢？要砍了妳也沒用，妳剛

剛才說了妳不怕死。」 

「皇上可以不信我，不過皇上說對了一點，我不怕死。」 

趙雨澤不怕死，但皇帝可怕極了嘉德公主死。為了不讓趙雨澤刁難，他是可以直接

把景昊送回去，但事到如今他也倔了，他就是不甘願。 

「好，朕讓人徹查便是。」 

「皇上可要小心，那個岳陽縣令是個貪贓枉法的，要等他查出來，皇上可能只等得

到元紇見不到和親公主，以皇上破壞和平條約這個理由，大舉率兵來犯的結果。」 

皇帝已經看過景昊的奏章，也早決定了依景昊的奏請來辦，「這妳放心，朕已經知

道了岳陽的事，朕會讓刑部侍郎親辦此事。」 

刑部侍郎？指的就是景昊吧。到現在趙雨澤只要想到景昊無情的拒絕就還有氣，她

不認為景昊會認真查明此案，她已經不相信任何官員了，如今她只相信自己。 

「皇上，我不要刑部侍郎，請皇上給我官職，由我自己查案，不如……先把岳陽縣

令撒了職，讓我當岳陽縣令吧。」 

「荒唐！憑妳也想當縣令？」 

「我可以當嘉懿公主，可以當元紇國的王子妃，來日可以當元紇國的王后，卻當不

得一個小小的七品岳陽縣令？」 

這是歪理，但皇帝一時無法反駁。 

是宋丞相為皇帝接了話，「公主，要當官須有才德，所以才有科舉制度，且不說公

主沒參加科試無法當官，公主畢竟是女兒身，如何當官？」 

「大人是第一次見到我，又怎知我無才無德？再說，科試過與不過，還不是只要皇

上朱筆一圈，至於我的女兒身……女扮男裝便成。」 

「荒唐，成何體統！」皇帝想也沒想，直接拒絕。 

「皇上，讓我親查此案，才能確保此案以最快的速度結案，其他的官員認為事不關

己，定無法認真看待。」 

「這種荒唐事若是讓百官知道了，誰還能服這個律法？即便是個地方官，都要有完

整的戶籍及來歷，為了讓妳當官，必須為妳假造一個完整的戶籍妳可知道？更何況妳才

多大年紀，能當官嗎？」 



「戶籍這事有何難，我還不是輕易的在八年前就改姓崔。你是皇上，要假造一個身

分還不簡單嗎？至於年紀，戶籍都可假造了，年紀又有何不可？」 

「妳在岳陽的戶籍已改為崔雨澤？」 

「岳陽的戶政查不到我的戶籍，因為家鄉遭了水患，名冊全毀在大水裡了，當時的

難民很多，岳陽戶政便宜行事，便為我入了戶，名為崔雨澤。」 

皇帝真不知該氣那地方官員瀆職，還是氣她假造身分，總之就是不想如了她的願，

「就算我為妳假造一個身分，妳久居岳陽縣，總有街坊鄰居認識妳，就這容貌，別說女

扮男裝，扮成鬼也會被認出來。」 

這下倒是明著說她醜了？趙雨澤不是想證明什麼，是因為知道唯有這麼做才能讓皇

帝改變心意，於是她跟皇帝打賭，「如果我說，我可以用一盆水、一條巾帕就能讓人認

不出來，皇上是否願意答應我？」 

「朕知道妳母親善於化妝，因此從前在宮裡很得後宮妃嬪寵愛，可就算妳承襲了妳

母親的技術，憑妳那張臉，也只是把十分難看化成普通難看而已，還能把妳換了一個人

嗎？」 

「我只問皇上，敢不敢賭？」 

宋丞相見趙雨澤胸有成竹，正想阻止皇帝，但還來不及開口，皇帝便直截了當的道：

「賭就賭，君無戲言，妳若能換張臉，別說岳陽縣令，妳要當刑部尚書，朕都答應！」 

「好，那麼請皇上讓人送上水與巾帕。」 

 

一刻鐘後，別說送水來的太監，就連皇帝及宋丞相都啞口無言，那個貌若無鹽的女

子卸去了妝容，竟然露出一張五官細緻、肌膚白皙得吹彈可破的臉孔。嘉德公主在衛國

中已可說是數一數二的美人兒了，趙雨澤這妍姿麗質，更是遠遠的把嘉德公主給比了下

去。 

「妳……這、這臉……」 

「我的娘親就是因為有著一張過分美麗的容貌，卻沒有好家世可匹配，才會落得被

男子始亂終棄的下場。當年我一到岳陽便出了痘，病癒後開始做此打扮，把一雙眼畫成

了銅鈴大眼，把雙唇畫成了厚唇，並藉口留下痘疤，所以就算是岳陽的街坊鄰居，都沒

人見過我原來的模樣。」 

聽到她解釋時還非得再把自己數落一頓，皇帝覺得臉上無光，他身為堂堂一國之

君，怎受過這種氣，當場就要發難。 

宋丞相早一步察覺，岔開了話題，「恭喜皇上，皇上煩憂的事終於有了解決辦法。」 

宋丞相一心想著絕對不能讓景昊回到元紇，但他也自知無法說服皇上答應嘉德公主

去和親，原先他還因為趙雨澤的容貌而躊躇，覺得元紇不會接受這樣一個和親的公主，

如今見趙雨澤生得如此容貌，相信元紇再怎麼不服也無話可說。 

被宋丞相這麼一打斷，皇帝終於想起自己有求於人，罷了，只要嘉德公主不要出嫁，

景昊可以留在衛國，都好。 

「趙雨澤，君無戲言，朕便依妳，不過妳別以為妳可以用死威脅朕不出嫁，一等妳

娘的案情水落石出，朕便會讓人將妳軟禁起來，直到送去元紇國為止。到了元紇，妳要



不要死就不關我衛國的事了，最好死了，朕還可藉此為難元紇一番，逼他們不許再要求

公主和親。」 

趙雨澤得償所願，屈身謝恩，但臉上可沒有一絲歡快的表情。 

兩國政商往來頻繁，她並不是沒見過元紇男子，她對元紇男子並無偏見，只是這一

嫁遠去千里…… 

罷了，沒了母親，哪裡都不是她的家，只要能為母親報仇雪恨，她什麼都可以犧牲，

那元紇王子再不濟也是個王子，或許她還能說動他為母親遷葬，那麼一來，衛國就真的

沒有一絲足以讓她留念的地方了。 

是了，只要能為母親查出殺人兇手，什麼都不要緊了。 

 

 

今日來應卯的景昊思緒十分混亂，人也顯得疲憊，全都是因為昨日皇帝把他召了

去，指派給他一個工作，還說明日聖旨便會送至刑部。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官突然成了大理寺少卿，而他被指派去調查兇案，竟還得聽命

那個新任大理寺少卿的指揮？ 

近一個月前岳陽縣令被革職了，這事景昊並不意外，畢竟是他參了岳陽縣令，他早

知會有這結果。對於那件兇案，他已向皇上自請前往調查，可他沒等到皇上的聖旨，卻

聽聞皇上親自指派了一位新的縣令查案。 

本來非重大刑案並非刑部職掌，皇上指派新任縣令調查也屬一般，但他自請查案卻

沒得到皇上回應，讓他很難不懷疑皇上是不是對他有所猜疑，也因此他對新任岳陽縣令

多了一份心思。 

繼而，得知新任縣令名為趙雨澤，雖然只是名字相同，姓氏不同又男女有別，但他

還是不免想起了崔雨澤，想起了他終究辜負了她，沒能親自去調查這件兇案。 

景昊不明白皇上為什麼如此重視這個案子，甚至把于良派去趙雨澤身邊協助辦案，

然而這個趙雨澤也的確爭氣，不過才二十天，案情便有所突破。 

原來趙雨澤召來仵作詢問，得知兇器是一錐狀物，不是尋常兵器，便讓于良到刑部

調出各州縣上繳的案件備檔，確認過往是否有出現過類似的命案，這才發現許多地方都

有相似手法的未破懸案。 

如此便得跨州縣辦案，縣令這樣的地方官是辦不到的，所以這案件理當由刑部職

掌，但皇上卻如兒戲一般，把才當了二十幾天縣令的趙雨澤提拔入朝，頂了剛辭官歸鄉

的大理寺少卿的職位，負責追查此案。 

這事看來已不是祕密，今日景昊一來應卯，就聽到許多刑部官員在談論— 

「為什麼是一個聽也沒聽過的人升任大理寺少卿？」 

「據說他原本只是岳陽縣令，而且才當了二十幾天。」 

「想到他姓趙，便不免讓人懷疑他的身分。」 

為此事已經煩躁了一整晚的景昊，聽到眾人的議論，神色更為不悅。 

一提起趙雨澤姓趙，官員們心中便有了猜測，但沒人敢說出口，畢竟在天子腳下議

論天子過去的情事，若被發現了，有幾個腦袋也不夠掉。 



景昊倒寧願趙雨澤是皇上養在民間的皇子，如此一來就能證明這只是皇上對趙雨澤

的偏愛，並非對他有了猜忌，他便可放心調查兇案。 

見景昊走了進來，堂上的眾人不敢再議論趙雨澤的事，但藉著機會想對景昊表達忠

誠的人可不少，尤其是刑部其下四司之長。 

「景大人，刑部侍郎與大理寺少卿雖同為四品官，但怎麼也不該是大理寺少卿來主

導查案啊。而且景大人論資歷、論能力，怎麼都比那個名不見經傳的趙雨澤強，皇上怎

會下旨由景大人來輔佐大理寺少卿呢？」 

景昊在朝中一向冷漠寡言，一是他不想與人過於深交，畢竟身為質子容易讓人懷疑

結黨營私，二是他也怕宋道成在他身邊偷偷安排眼線，所以他的下屬一直苦無機會表現

或是接近他，如今像是得到了機會一般，自以為在此事上為他抱屈就能引起他的注意。 

「你們說皇上屬意由趙大人主導查案，聖旨呢？」 

「據說一會兒就會到達刑部。」 

「所以就是還沒送到，這樣你們也敢議論，還口口聲聲說是皇上的意思，莫非是假

傳聖旨？」 

景昊一向是個非常嚴肅又行為端正的上司，刑部官員沒想到自己會討了個沒趣，只

得垂首賠罪。 

此時，聖旨送到了刑部，在宣讀過後，景昊恭敬的接下聖旨，讓屬下收妥。前來傳

旨的太監告訴他，皇上召了大理寺少卿與他到欽和殿。 

景昊雖然對趙雨澤的身分有所存疑，但也只能到時見招拆招了。 

 

 

衛國朝服不分文武官員皆一致為黑領絳紗袍，唯有以冠識別，武官戴籠冠，文官則

戴進賢冠。 

景昊在欽和殿外便看見御案前立著一名官員，心想此人應該就是新任的大理寺少

卿，他表面上波瀾不興，走了進去，恭敬行禮，「微臣參見皇上。」 

皇帝知道讓趙雨澤主導此案並讓景昊輔佐，是折辱了景昊，但他當初既然自請查

案，想必此案對他來說可能有其重要性，趙雨澤十分急迫，難免莽撞，皇帝才想著由他

一同調查。 

怎知趙雨澤也不知怎麼了，好似十分討厭官員，大概是先前請求岳陽縣令徹查崔氏

的命案沒有得到回應，所以再也不信任任何官員了吧。 

最後皇帝與趙雨澤達成了折衷的共識，那便是他們依然一同查案，但是由趙雨澤主

導。 

「景卿平身，來見見將與你一同查辦這跨州兇案的同僚，大理寺少卿趙雨澤。」 

景昊這才抬起頭，轉身打量起這個充分引起他好奇的人。 

只見趙雨澤頭戴四梁冠，雙玉導之下垂落金帶佩著的藥玉，都不及他的肌膚來得光

滑細緻。根據他查到的資料，趙雨澤今年已經二十有五，卻有一張不脫稚嫩的青澀面孔，

若不知曉年紀，他會以為趙雨澤至多是十七、八歲的少年郎。 



且趙雨澤身板子薄弱，別說他這元紇男子覺得清瘦，怕是依照衛國男子的標準都嫌

太瘦弱，而且身高只比侍立在一旁的宮女稍微高些而已。 

還有趙雨澤的容貌……這張臉要是生在一名女子身上，可是傾國傾城的佳人，可惜

了，生在男兒的身上，而且他還當了官，只會讓人因為他的容貌而看輕他，只怕未來他

的仕途多舛。 

思及此，景昊露出一抹淡笑，自己二十八歲成了刑部侍郎，本已是衛國開國以來最

年輕的四品官員，但這個來歷不明的趙雨澤輕易超越了他，大理寺少卿可是很多人終其

一生都得不到的地位，他哪還要擔心趙雨澤未來仕途多舛。 

似是發現了景昊的打量，趙雨澤轉過頭去望著他，她知道他認不出她來，卻不打算

隱藏對他的不滿。 

一對上趙雨澤的目光，景昊不由得一震，不只因為他的眼神充滿了對自己的厭惡，

更因為那雙眼讓他有股熟悉感。 

「你看什麼？」 

「你的聲音……」還有這聲音……這聲音怎麼有點熟悉？景昊總覺得在哪裡聽過。 

趙雨澤的聲音本就不如一般姑娘家甜美，所以也沒刻意假裝，反正她長了這樣一張

臉，若配上粗獷的男性嗓音，那才怪異。 

「聲音怎樣？跟我的臉一樣不男不女？」 

景昊無奈一笑，搖了搖頭，「我可以預見一件事。」 

「喔？什麼事？」 

「我跟你……肯定難以相處。」 

「你以為我愛跟你相處嗎？要不是皇上說我胡鬧，非要一個人看著我，我才不想跟

你一起查案。」 

「看來你知道我是誰了。」 

「但你似乎並不知道我是誰。」 

「你不是趙大人嗎？」 

「你就是個睜眼瞎子。」 

景昊再次肯定，他跟趙雨澤絕對難以相處。 

「雨澤，別胡鬧，沒看清這裡是哪裡、又有什麼人嗎？」 

聽見皇帝對趙雨澤的稱呼，景昊心中驚疑，緩緩挑起了一邊眉毛。 

趙雨澤知道她的狂妄讓皇帝極為不滿，但皇帝有求於她，只能由著她，不過若是她

連在其他官員面前也對皇帝如此不敬，皇帝又怎能饒她？ 

皇帝一出聲警告，她便明白即使她可以拿喬，也得知曉分寸，否則哪天他不願再受

她的冤氣，不要她這個公主去和親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趙雨澤相當識時務，「微臣該死，請皇上恕罪。」 

她正要在殿階前跪下告罪，卻不小心撲跌在地，剛剛她與景昊之間劍拔弩張的氣

氛，全消散在這一個跌跤裡。 

景昊忍俊不禁，笑出聲來。 



趙雨澤根本還沒習慣這動不動就要跪的情況，穿朝服更是從沒有過的經驗，再加上

時間緊急，找遍了京城只能找到這麼一件剛好合身的朝服，但長度還是稍長了些，她才

會踩著了衣襬，出了大糗。 

「笑什麼？我突然升了官，沒時間訂做朝服不行嗎？要不是進宮規矩一堆，我就穿

著尋常官服來了。」 

見趙雨澤這個粗鄙樣，皇帝不禁大皺眉頭，她身著公主華服時氣質雍容，只要少說

話，倒不會讓人懷疑她公主的身分，可怎麼一穿上男性朝服就成了鄉下土包子？ 

景昊沒理會趙雨澤的惡言惡語，大發好心的上前扶起她，還彎下身子為她拍了拍衣

襬的灰塵，「趙大人莫要誤會，我是想起了我家鄉的八弟，也是這麼毛毛躁躁的，說來

我離家的時候他才十二歲，現在年紀也正與你一樣是二十五。」 

意思是她都多大年紀了，跟他家鄉那個當年十二歲的弟弟一樣毛躁嗎？ 

她才沒那麼大年紀，是皇上說她十八歲不能當官，才硬多給她加了幾歲，她才十八

而已……不！她搖了搖頭，不是年紀的問題，是她根本就不毛躁好嗎！ 

「就說了是朝服的問題……」 

「趙雨澤。」皇帝終於忍不住，出聲斥責。 

是是是，不能胡鬧！趙雨澤腹誹了幾句，皇帝的威脅又浮現腦海，他說，她要是膽

敢在他人面前再對他無禮，讓他顏面無光，那她就死定了。元紇要的是一個活的公主，

可沒說不要一個殘的公主，他會讓人打殘她的腿。 

「景卿，趙卿初出茅廬，朕希望你多多提點她，莫讓她做出出格的事，壞了大理寺

的名聲。」 

這是明擺著找一個人監視她是吧！一個于良不夠，還要來個景昊？趙雨澤沒說話，

但那一臉的不苟同把她的不滿表現得十分清楚。 

景昊看著皇上與趙雨澤之間的應對，心中的疑惑更深，看來這個趙雨澤確實來歷不

凡。 

「你們立刻著手偵辦此案，朕希望在一個月內抓出真兇。」 

「是，微臣遵命。」景昊及趙雨澤異口同聲應命。 

景昊不知道皇帝為何急著破案，但趙雨澤明白得很，皇帝雖然允了讓公主和親，但

元紇可沒打算讓皇上敷衍過去，要求最遲明年開春之後就必須把公主送去元紇，算算時

間，沒剩幾個月了。 

兩人一同走出欽和殿，趙雨澤加快了腳步，擺明了就是不想讓景昊跟隨，但她的步

伐哪裡快得過他，他輕輕鬆鬆就能走在她身側。 

「做什麼跟著我？皇上雖說立刻偵辦，但也是明日開始。」 

「我不跟上趙大人，怎麼跟趙大人商討我們要在哪裡辦公？」 

「皇上說了由我主導，當然是你到我大理寺來辦公。」 

「但所有刑案案卷全在刑部，是不是由趙大人到我刑部來更為方便些呢？」 

趙雨澤很不想被景昊牽著鼻子走，但他說的是事實，大理寺的編制人員較少，她本

想著在大理寺裡可以輕鬆一些，不用在人前裝扮成「趙大人」的模樣，但若是要查個什

麼都要跑到刑部去，那還不如一開始就待在刑部算了。 



「我討厭人多的地方。」 

「趙大人初來乍到，可能不明白，我並不是小小文員，自然有自己一個人辦公的地

方，難不成大理寺不是如此？」 

原來一個刑部侍郎就有自己辦公的地方啊！那她堂堂一個大理寺少卿為什麼要跟

人共用？就算不同官署編制不同，怎麼這大理寺的人就不想要隱私嗎？ 

不過她可不想輸了氣勢，嘴硬地道：「大理寺的人坦坦蕩蕩，不需要關起門來做事。」 

「可方才說討厭人多的地方的人，可是趙大人。」 

趙雨澤這下可是自打嘴巴了，氣得閉嘴不語。 

兩人無語的走出皇宮，他們的馬車已在外頭候著，趙雨澤正要登上自己的馬車，卻

不意被景昊拉住了手臂，腳步一個踉蹌，跌到了他的懷中。 

她可沒忘記她靠著的這副胸膛有多健壯，雖然未曾親眼看見，但照顧他的那七日，

少不了一次次的扶他在床上坐起身，手觸摸著他身體肌理的感覺，至今她還記得。 

「趙大人，今天先由我帶趙大人到刑部熟悉熟悉，明日趙大人應卯之後就直接到刑

部來，我們可立刻開始辦案。」 

「去就去，你扯住我做什麼？」 

「請趙大人讓你的馬車跟著，我們共乘一部馬車吧。」 

「誰要跟你—」 

趙雨澤話未說完，就被景昊拉離了懷抱，並推著她的背把她推上馬車，他也立刻上

馬車，把她拉進車廂裡。 

她感覺到馬車駛離，沒好氣的瞪著他，他從進了馬車車廂裡就抓著她的手腕不放，

是怕她跳車嗎？ 

對！她還真的想跳車，她一刻鐘都不想跟景昊待在同一個車廂裡。 

「放手—」 

「我還有些話想跟趙大人說，怕你就這麼跳車了。」 

「誰、誰說我要跳車了。」 

景昊微微一笑，話鋒一轉，「趙大人真是青年才俊，年方二十五便成了大理寺少卿。」 

「景大人莫非也像那些俗人，要猜測我是養在民間的皇子？」 

「喔？趙大人是嗎？」 

「當然不是。」 

「不是皇子卻有這種恩寵，我說趙大人是青年才俊你還生氣？」 

「不妨老實告訴你，我能做到大理寺少卿是有人欠我。」 

「喔？欠你何事？」 

「我們很熟嗎，我為何要告訴你？」 

景昊放開了手，笑得一如趙雨澤初見他時的謙遜。 

她別過臉去，「不怕我跳車了？」 

「趙大人不是已經放棄跳車了嗎？」 

「你不問問題了？」 

「不問了。」 



「我說我不是皇子你就信了？」 

「為什麼不信？你說的的確是實話。」 

趙雨澤不再開口，總之她沒騙他，他是問她是不是皇子，又沒問她是不是公主。 

景昊抓著趙雨澤的手當然不是怕他跳下馬車，而是霍風教他的一種質詢技巧，用測

量他人心脈搏動的速度來推測那人說的是不是實話，而結果是……除了他一開始說不想

跳車那句話是謊言之外，其他的都是實話。 

不過現在他又好奇另一件事了，到底是什麼人欠了趙雨澤，居然能幫他得到皇上的

恩寵，拔擢他成為大理寺少卿？ 

 


